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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
《
大
晚
報
》
副
刊
的
編
輯
，
寄

給
施
蟄
存
一
張
印
在
明
信
片
上
的
表
格
，
要
他
填
寫
兩
個

欄
目
：
一
是
眼
下
在
讀
什
麼
書
，
二
是
要
介
紹
給
青
年
的

書
。
施
蟄
存
在
第
二
欄
寫
下
《
莊
子
》
和
《
文
選
》
，
並

且
加
了
註
：
﹁為
青
年
文
學
修
養
之
助
。
﹂
這
個
簡
單
得

幾
乎
不
能
稱
其
為
﹁單
﹂
的
書
單
，
遭
到
魯
迅
的
痛
批
，

施
蟄
存
被
斥
為
﹁遺
少
群
的
一
肢
一
節
﹂
、
﹁洋
場
惡
少

﹂
，
並
且
引
起
一
場
要
不
要
讀
中
國
書
的
論
爭
。

這
場
論
爭
可
謂
影
響
深
遠
，
直
到
今
天
，
有
些
人
談

到
讀
書
，
仍
要
提
及
此
事
，
並
要
引
用
魯
迅
在
《
青
年
必

讀
書
》
中
﹁我
以
為
要
少
，
或
者
竟
不
看
中
國
書
，
多
看

外
國
書
﹂
一
語
，
以
證
明
中
國
書
不
須
讀
，
或
讀
不
得
。

其
理
由
，
不
外
是
讀
中
國
書
會
中
傳
統
文
化
之
毒
，
思
想

腐
朽
僵
化
，
云
云
。
有
的
人
還
要
引
用
魯
迅
此
文
中
的
另

一
段
話
：
﹁我
看
中
國
書
時
，
總
覺
得
就
沉
靜
下
去
，
與

實
人
生
離
開
；
讀
外
國
書
—
—
但
除
了
印
度
—
—
時
，
往

往
就
與
人
生
接
觸
，
想
做
點
事
。
中
國
書
雖
有
勸
人
入
世

的
話
，
也
多
是
殭
屍
的
樂
觀
；
外
國
書
即
使
是
頹
唐
和
厭

世
的
，
但
卻
是
活
人
的
頹
唐
和
厭
世
。
﹂
以
增
強
文
章
的

說
服
力
。

我
年
輕
時
，
也
是
﹁不
讀
中
國
書
﹂
的
贊
同
者
，
並

且
猛
讀
了
多
年
的
外
國
書
。
但
隨
着
年
齡
的
增
長
和
閱
讀

面
的
擴
大
，
我
開
始
對
魯
迅
此
說
感
到
懷
疑
，
認
為
作
為

一
個
中
國
人
，
特
別
是
以
寫
作
為
職
業
的
人
，
還
是
要
讀

中
國
書
的
。
魯
迅
不
是
也
說
﹁少
看
中
國
書
，
其
結
果
不

過
不
能
作
文
而
已
﹂
嗎
？
一
個
欲
以
作

文
為
業
而
又
不
能
作
文
的
人
，
豈
不
是

欲
當
廚
師
而
不
會
炒
菜
嗎
？
要
想
提
高

文
學
修
養
，
提
高
寫
作
能
力
，
恐
怕
還

是
要
讀
中
國
書
。
近
來
我
讀
許
壽
裳

《
亡
友
魯
迅
印
象
記
．
和
我
的
友
誼
》

，
發
現
魯
迅
也
為
人
開
過
書
單
，
而
且

所
列
全
是
中
國
書
，
更
認
為
自
己
的
想

法
是
對
的
。
魯
迅
這
張
書
單
，
是
一
九

一
四
年
應
許
壽
裳
之
請
，
開
給
他
讀
清

華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的
長
子
的
，
且
在

書
目
後
作
了
註
：

﹁計
有
功
宋
人

《
唐
詩
紀
事
》
四
部

叢
刊
本
又
有
單
行
本

；
辛
文
房
元
人
《
唐

才
子
傳
》
（
今
有
木

活
字
單
行
本
）
；
嚴

可
均
《
全
上
古
…
…

隋
文
》
（
今
有
石
印

本
，
其
中
零
碎
不
全
之
文
甚
多
，
可
不

看
）
；
丁
福
保
《
全
上
古
…
…
隋
詩
》

（
排
印
本
）
；
吳
榮
光
《
歷
代
名
人
年

譜
》
（
可
知
名
人
一
生
中
之
社
會
大
事

，
因
其
書
為
表
格
之
式
也
。
可
惜
的
是

作
者
所
認
為
歷
史
上
的
大
事
者
，
未
必

真
是
﹁大
事
﹂
，
最
好
是
參
考
日
本
三

省
堂
出
版
之
《
模
範
最
新
世
界
年
表

》
）
；
胡
應
麟
明
人
《
少
室
山
房
筆
叢

》
（
廣
雅
書
局
本
，
亦
有
石
印
本
）
；

《
四
庫
全
書
簡
明
目
錄
》
（
其
實
是
現

有
的
較
好
的
書
籍
之
批
評
，
但
須
注
意
批
評
是
﹁欽
定
﹂

的
）
；
《
世
說
新
語
》
劉
義
慶
（
晉
人
清
談
之
狀
）
；

《
唐
摭
言
》
五
代
王
定
保
（
唐
文
人
取
科
名
之
狀
態
）
；

《
抱
朴
子
外
篇
》
葛
洪
（
有
單
行
本
，
內
論
及
晉
末
社
會

狀
態
）
；
《
論
衡
》
王
充
（
內
可
見
漢
末
之
風
俗
迷
信
等

）
；
《
今
世
說
》
王
晫
（
明
末
清
初
之
名
士
習
氣
）
﹂

其
實
，
即
使
不
看
這
個
書
單
，
人
們
也
都
知
道
魯
迅

曾
博
覽
中
國
書
；
看
了
這
張
書
單
，
還
會
發
現
，
魯
迅
對

他
的
友
人
，
私
下
裡
也
曾
建
議
讀
中
國
書
，
而
從
先
生
所

加
的
註
，
也
可
大
略
看
出
讀
中
國
書
的
作
用
。

細
想
之
，
豈
止
欲
從
事
寫
作
的
人
要
讀
中
國
書
，
不

從
事
寫
作
的
人
恐
怕
也
要
讀
中
國
書
。
作
為
一
個
中
國
人

，
不
讀
中
國
書
，
又
怎
能
了
解
中
國
的
歷
史
與
思
想
文
化

，
怎
能
知
道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孰
優
孰
劣
，
與
西
方
文
化
有

何
異
同
？
有
的
人
把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說
得
一
團
糟
，
但
你

若
問
他
糟
在
哪
裡
，
他
卻
說
不
出
所
以
然
；
有
的
人
把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說
得
好
得
不
得
了
，
但
你
若
問
他
好
在
哪
裡

，
他
也
說
不
出
所
以
然
；
不
過
都
是
﹁矮
人
觀
場
，
隨
人

說
妍
﹂
，
或
是
隨
波
逐
流
，
因
上
面
提
倡
弘
揚
傳
統
文
化

，
跟
着
應
聲
高
喊
而
已
。
至
於
怎
麼
弘
揚
，
弘
揚
傳
統
文

化
中
的
哪
些
東
西
，
也
照
樣
說
不
出
。
這
些
人
為
何
如
此

，
我
想
恐
怕
是
不
讀
中
國
書
或
少
讀
中
國
書
的
結
果
。
而

那
些
動
輒
引
用
魯
迅
的
話
，
以
證
明
中
國
書
不
須
讀
，
或

讀
了
就
要
中
毒
的
人
，
也
不
過
是
不
假
思
索
，
人
云
亦
云

而
已
。

北京也有一位只拿
稿酬、不拿工資的作家
──劉紹棠。劉紹棠十
三歲便發表作品，一九
五一年剛滿十五歲的他
寫出小說《紅花》轟動

一時，一九五三年出版短篇小說集《青
枝綠葉》，其中《青枝綠葉》一文更被
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被譽為 「神童作家
」，其哥哥在語文課中讀弟弟的作品，
這在古今中外可能史無前例的。劉紹棠
因此受到當時團中央書記胡耀邦重視與
關懷。經胡特批，劉紹棠從一九五六年
起從事專事創作，但不拿工資，全靠稿
酬謀生。可惜到了一九五七年，年僅二
十一歲的劉紹棠因 「一本書主義」被錯
誤地打成 「右派分子」，從此從中國文
壇銷聲匿跡。直到一九七九年恢復名譽
獲得新生，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和北
京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等，一九九七年三
月不幸病逝。

建國初期中國職工平均月薪僅為幾
十元人民幣，而一部長篇小說的稿費有
數千元到數萬元，一篇短篇小說也能得
到幾百元，按當時物價計算中國的稿酬
不算低，那時稅收政策雖已初建，但對
寫作並不徵稅。所以作家們經濟狀況一
般都不錯，老舍、曹禺、張恨水、艾青
、吳祖光等文化名人都能輕鬆用稿酬在

北京買下一所四合院。有 「鴛鴦蝴蝶派」鼻祖之稱的老作
家張恨水，靠他一枝筆使全家三十多口人日子過得滿滋潤
。他買了一所大宅子，親手在院裡種上棗樹、槐樹、櫻桃
、桑樹和丁香， 「隔着大玻璃，觀賞着院子裡的雪和月，
真夠人玩味」。來自山西的 「山藥蛋派」作家趙樹理，進
京後也用《三里灣》的稿費在煤炭胡同買了一處挺大的四
合院。周立波在北京香山買了一座寬闊亮堂的大院落。詩
人田間則用他的稿費在後海附近買了一處擁有五六間房子
的小四合院，推開窗子就能俯瞰粼粼波光。

國家採取基本稿酬加印數稿酬的方式後，作家的收入
更是大大提高：梁斌的《紅旗譜》、楊沫的《青春之歌》
、柳青的《創業史》、曲波的《林海雪原》等印量較大的
作品，一本書可拿到五六萬元稿酬。一九五一年丁玲的長
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獲斯大林文學獎二等獎，獎
金五萬盧布，周立波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獲斯大林文
學獎三等獎，獎金全歸個人所有。當時的盧布遠比人民幣
值錢，五萬盧布堪稱巨款了，但丁、周二人 「高姿態」，
前者把五萬盧布悉數捐給了中國作家協會，後者也捐出部
分獎金。作家協會用這兩筆捐款修建了作協幼兒園，添置
了必要的設備、傢具和玩具。柳青的《創業史》有三十多
萬字，出版後柳青 「一夜暴富」，他用這筆款項捐助了家
鄉的公社醫院。

「十年浩劫」，多數作家被 「打入牛棚」，稿酬被當
成 「封資修黑貨色」而 「掃地出門」，中國文學走入死胡
同。進入新時期，文化事業迎來新生空前發展，作家的收
入也水漲船高，為文化和公益事業奉獻愛心的義舉也方興
未艾。一九八一年去世的茅盾，彌留之際決定用他畢生積
蓄的稿費設立茅盾文學獎，迄今已成為名揚海內外的文學
獎項。一九九八年，錢鍾書與楊絳鄭重決定，將全部稅後
稿費和版稅捐贈母校清華大學，設立 「好讀書」獎學金，
鼓勵刻苦好學的莘莘學子。著名作家王蒙也拿出十萬元稿
酬設立 「《當代》青年文學獎」。河南作家二月河將其新
著《胡雪巖》所得二十多萬元稿酬，請出版社直接匯入南
陽市總工會帳戶，資助生活貧困的下崗工人。近年來不時
有人搞出所謂 「中國作家富豪榜」，在社會上炒得沸沸揚
揚，更被廣大作家和有識之士所詬病，離題了，不說
也罷！ （下）

「世上只有媽媽
好」，已成為神州眾
多家庭的現實寫照。
如今越來越多的父親
忙於職場打拚，疏於
對孩子的關懷和教育
，由此令父親在孩子

們心目中的角色變得可有可無。
在剛剛過去的母親節，許多中國家庭

盛宴慶賀。廣州李家四代同堂宴開兩席慶
祝母親節，曾祖母、祖母、母親們收穫了
大把的鮮花、靚衫、首飾、手機等等禮物
，以及兒孫們的一大堆甜言蜜語。席間，
小李的爸爸苦笑說： 「時代不同了，還是
當媽媽好啊，過完婦女節，接着過母親節
，還有最隆重的媽媽生日。做爸爸真失敗
啊，忙於掙錢養家活口，但如今的孩子們
卻連爸爸的生日都不記得，總是在要錢的
時候才想起爸爸。」

確實，近年來，母親節的節日氣氛越
來越熱烈，相比之下，父親節就顯得冷落
多了，而不記得父親節和父親生日的兒女
也不在少數。前兩年，一項對北京、上海
、廣州等六個城市千餘居民的調查結果顯
示，超過半數人不知 「父親節」。最近，
鄭州一間小學的調查結果顯示，有七成半
的學生知道母親的生日，而只有四成二的
學生知道父親的生日；有八成的學生知道
母親節，只有四成的學生知道父親節。各
地的情況也大同小異。

不過，孩子們也有孩子們的 「道理」
，許多青少年抱怨： 「爸爸每天早出晚歸
，一回家就懶洋洋地靠在沙發上看電視，
不做家務」； 「爸爸忙生意應酬，常常飲
醉酒深夜才回家」； 「爸爸說話總是居高
臨下，常常以教訓人的口氣說話」……

媽媽們則說： 「孩子們和我們親，是
因為平時生活全靠我們照顧，學習全靠我
們管教。」確實，如今在內地，無論是幼
稚園、小學還是中學，每逢開家長會，到
會的大部分是學生的媽媽，有人戲稱家長

會是 「媽媽聚會」，而平日與老師溝通的也多是媽媽們。近
日，內地一知名網站進行的調查顯示，超過六成的網友認為
現在的孩子缺失父教。

與媽媽相比，中國爸爸普遍缺乏親和力。早前，中日韓
美四國的青少年研究機構聯合發布的《中日韓美四國高中生
權益狀況比較研究報告》指，在選擇傾訴對象時，父親在中
國孩子心目中排在第六位，是四個國家中排名最低的，甚至
還低於 「看不見影」的網友。天津婦聯調查顯示，孩子願和
母親說心裡話比例高達六成二；其次是同學和小夥伴，比例
近兩成；而願意和父親說心裡話的只有不足一成。

對於中國爸爸們目前遭遇的尷尬，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 「嚴父慈母」的傳統，導致中國爸爸習慣居高臨下對
待子女，而新一代的青少年又要求家長與他們 「平等相待」
，由此令父子溝通容易產生矛盾。其二， 「男主外，女主內
」的傳統，導致中國爸爸們一直忙於在外打拚掙錢養家餬口
，荒於教育子女，更疏於學習教育子女的藝術。其三，在金
融危機下，競爭壓力增大，不少爸爸疲於繁忙的工作，沒有
時間和精力親子教子，甚至連晚飯都難得和妻子兒女一
起吃。

學者指出，母愛和父愛、母親教育和父親教育都不可缺
少。缺乏父親教育的男孩難免缺少陽剛之氣，而女孩缺乏父
親教育也不利於養成自立的性格。

午前，我在闊街排進長隊
，擠上二十六號巴士。一踏上
梯級，便聽到凌厲無比的吆喝
。一個平頭男子，半是害羞半
是生氣地迎着上車的人群，疾
步下車。女司機還在斥罵：

「混蛋，早過了十點，還拿過期車票蒙人！看你敢
不下車！」下了車的男子，站在人行道上向車上揮
手，一個黑人小夥子呼應，原來他們是同夥，也就
是說，兩人所拿到車票都已失效。女司機已開動巴
士，對作勢要立刻下車的小夥子說： 「別亂跑，下
一站再下，以後放規矩點！」別看黑小夥服裝夠新
潮，褲子僅過大腿根，股溝呼之欲出，但不敢再出
位，到了下一站，恭敬地向司機道謝，然後下車去
。我起了莫名的感動：這司機粗話滿嘴，卻憑一股

正氣壓倒他們。
太擠了，我只好靠着駕駛座站立。就近看氣勢

如虹的駕駛人，人沒聲音那麼蒼老，才三十出頭，
滿秀氣的臉，和奇大的胸脯不大般配。她愛說話，
訓過違規者，又低聲咒罵突然闖進線道來的轎車。
快到站，她高聲宣布，乘客太多，不能再讓人上來
，她要過了站再停下，讓大家下車。

臨近加利福尼亞街，上來三位歐洲遊客，兩男
一女，只有女士能說英語。不知他們看不懂告示還
是有意揩油，票沒買便向裡面擠。司機忍了一會，
才把他們叫過來，要驗票。女遊客看瞞不過，乖乖
地從腰間的錢包掏出四塊五來，買票三張。我開始
佩服霸道的女司機了。慣常見到的司機，多半沒那
麼兇，斜眼瞟瞟右手旁邊的售票箱，算是履行了職
責，才不管市政府交通局的預算今年赤字過了一億

元。
司機繼續自說自話，用土氣的 「意班尼」（在

黑人中流行的英語），聽來格外親切。忽然她發現
了什麼異樣，高聲呼籲： 「大家注意檢查隨身物件
，特別是錢包！」車內起了騷動，我按按上衣口袋
，錢包無恙，對司機更加佩服。隨着司機銳利的目
光，掃視熙熙攘攘的乘客，沒見什麼動靜。當然，
大家暗地裡都加強防範。我揣測，如果有人高叫錢
包被扒，以她的英武果斷，是會關緊車門，逕直開
往警察局，請警察擺平的。

過一會，沒事了。她緩和下來，和剛才正言厲
色地對付過的歐洲遊客開玩笑，問他們去過什麼地
方，可惜人家聽不懂。我下車前，很想對她說一句
： 「你幹得好，舊金山市民感謝你！」可惜擠不到
她面前去。

因為不會喝酒，不知遭遇過多少
次尷尬的局面：

有時不得不彎下身子當眾 「遜謝
」，抱拳作揖，鞠躬致歉；有時要瞪
着眼睛說假話，編理由——以 「患某
某病，醫囑禁酒」為託辭；有時只好

中道逃席，從 「尿道裡」溜走；有時甚至會因為言語過
激，開罪於熱心勸酒的友人。

記得二十年前，一次應邀到兄弟省參加會議，東道
主盛情款待，珍饈美味羅列桌前，還擺上了幾種佳釀。
我以 「素不善飲」為辭，結果遭到一位同行朋友的揶揄
、嘲諷，說： 「你還號稱詩人呢！太白斗酒詩百篇，哪
有詩人不會喝酒的！」於是，硬逼着我吞下兩杯。俗話
說： 「將酒待人，沒有惡意。」可是我那天，大概是因
為不勝酒量，頭腦一發熱，情緒一激動，便口不擇言了
，很莽撞地回敬了兩句： 「你們這樣做，很不文明。對
於請來的客人，起碼應該懂得尊重，講點禮貌。」後果
自然是不怎麼好了。過後，我深以為悔；但在當時，確
是吐露了心聲，真真地覺得他們既不夠朋友，又不講文
明。

像俗諺中說的 「肚子疼埋怨灶王爺」，我在悔憾之
餘，竟暗暗地埋怨起千載之上的李太白了。心想，都是
你老先生惹下的禍患！沒來由偏偏要貪杯嗜酒， 「三百
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耐不住嘴饞、肚饞，你就顧自
開懷暢飲吧，手還不閒着，又要寫詩。結果留下了 「斗
酒詩百篇」的佳話，這可就叫後世的文人跟着遭罪了。
特別是太白詩翁關於醉飲的詩文，更給那些好酒貪杯者
以強有力的支撐。其中一首是這樣說的： 「天若不愛酒
，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
，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聖賢既已飲
，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
，勿為醒者傳。」 詩仙加酒仙，這麼一鼓吹，影響就大
大的了。

其實，我在一篇文章中已經分析過，古人往往在酒
杯之中摻和着政治。《戰國策》記載： 「儀狄作酒而美
，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曰，後世
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而有意思的是周公，據《尚書‧
酒誥》，周公發布禁酒令，對周人要求很嚴，說是如有
違犯者嚴懲不貸；而對異己的殷人則不禁酒。從這裡可
以看出他的用心。從嗜飲者角度看，也是情況各異。像
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沉醉者，其實，本意未必真在於
酒。託於酣醉，以粗遠世故，全身避禍者，所在多有。
即以 「酒聖」李太白而言，他的醉飲也存在着多種客觀
因素，不可一概而論。晚清詩人丘逢甲在《題太白醉酒
圖》中曾作如下解釋： 「天寶年間萬事非，祿山在外內
楊妃。先生沉醉寧無意？愁看胡塵入帝畿。」

至於現當代就更不必說了，有些人把酒場當做戰場
， 「酒平」看作水平，視能喝酒為擁有公關能力，不是
有 「白酒也出生產力」的說法嗎？到了項目審批、貸款
發放、合同簽訂等關鍵時刻，免不了要託人、求情，套
近乎、拉關係、挖門子，打通關隘，掃除障礙。 「情城
易破酒為兵」嘛！

由於經常酗酒，貪杯過甚，動輒 「一口悶」、三杯
連飲、五杯見底；逢年過節，友朋歡聚，更是要在醉醺
醺中度過。有的自己喝還不解渴，筵席上還要頻頻勸酒
，製造出種種由頭，舉凡同鄉、同齡、同姓、同學、同
一性別、同一級別、同一職務的，都成了共同暢飲乾杯
的理由。為了推動飲酒作樂，有人還頗為荒唐地造作一
些有害 「輿論」，什麼 「寧傷身體，不傷友情」啦，甚
至毫無根據地說： 「白酒能治糖尿病、心臟病」，等等
，實在是誤人，欺世。

說到這裡，不禁想起東坡居士《艾子雜說》中的一
則笑話：艾子性好飲酒，整天昏昏沉沉，很少有清醒的
時候。眾門生深以為慮，聚在一起商量對策。有的說：
光憑勸諫、說服，怕是無濟於事，咱們得用最嚴重的後
果嚇唬他，或許能夠幫助老先生戒酒。一天，艾老先生

大飲過後，有些乾噦、要嘔吐的樣子。門人秘密備置一
段豬的小腸放在嘔出的穢物中，然後，面帶愁容地端過
去給他看，說：凡是人都必須五臟兼備方能存活，先生
現在因為酗酒而嘔出了一臟，腹中只剩下四臟了，這可
怎麼生存呢？艾老先生熟視一番，笑着告訴門生：唐玄
奘只有 「三藏」還能存活，我還有四臟，又怕啥呀？

其實，對於酗酒的危害，古人早已講得明明白白。
西晉時期，葛洪在一篇《酒誡》中說道： 「夫酒醴之近
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
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鮮不及禍。」 這
可說是一篇系統的討酒檄文。飲酒過量，必然造成人的
思維、知覺、情感、行為失去控制，忘乎所以，產生種
種失常現象。如同古籍《清異錄》中所說的： 「性昏志
亂，膽脹身狂。平日不敢為者為之，平日不容為者為之
。言騰煙焰，事墮阱機，是豈聖人賢人乎？」

至於酗酒傷身，危害健康，在歷代典籍中更是連篇
累牘。戰國時的名醫扁鵲有言： 「久飲酒者，潰髓蒸筋
，傷神損壽。」 東晉大詩人陶潛到了晚年，結合自身的
教訓，沉痛地說： 「後代呆笨，蓋緣於杯中物貽害。」

清代著名筆記《堅瓠集》中記有這樣一首諷刺 「耍
酒瘋」的詩： 「娘舅常常撒酒風，今朝撒得忒恁凶。踢
翻兩個糖攢盒，踏扁一雙銀酒盅。面孔紅來乾急迸，髭
鬚白得竅蓬鬆。旁人問道像何物，好似跳神馬阿公。」
至於日常生活中的酒瘋醜態，更是屢見不鮮。我就親眼
見到過，有的喝醉了，使酒裝瘋，破口罵街；有的眼赤
筋暴，狂吼亂叫，甚至翻桌砸碗；還有的人多喝一點，
就滔滔不絕地講演，所謂 「兔是狗攆的，話是酒攆的」
；有的翻腸倒胃，嘔吐不已，狼籍滿地，最後，被旁邊
的狗舔食，結果狗也醉倒了。好在，現在對於酗酒的弊
害，多數人已經逐漸有了清醒認識。有人把喝酒、勸酒
、賭酒者分為三類：一類是專門禍害別人，而不禍害自
己的；一類是只禍害自己，不禍害別人的；一類是既禍
害別人，又禍害自己的。從中也可看出，人們還是逐漸
承認了酗酒的危害。日前，我到一個縣去參加活動，他
們告訴我，酗酒敗壞黨風、民風，腐蝕幹部，這是有目
共睹的；而且，幾年工夫，許多鄉鎮幹部（大都年紀很
輕），由於喝酒太多，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各種疾病。
所以，過去那種 「傻乎乎」地 「感情深，一口悶」的現
象，已經少見了，勸酒之風也已大為收斂。

善哉，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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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的
艱
難
，
承
受
更
多
的
磨
難
，
但
在
歷
經
滄
桑
之
後

牠
卻
依
然
酷
愛
着
乾
淨
。

我
想
，
這
隻
貓
也
許
並
不
是
注
重
外
在
的
清
潔
，
牠
更
看
重
的
是
精
神

上
的
清
潔
，
﹁坐
絕
乾
坤
氣
獨
清
﹂
，
牠
愛
着
自
己
清
潔
的
生
命
，
並
不
因

為
四
處
流
浪
就
放
任
自
己
蓬
頭
垢
面
，
而
是
以
自
己
潔
淨
的
身
體
努
力
維
持

着
最
後
的
尊
嚴
。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作
品
的
形
式
一
般
是
詩
、
散
文
、

小
說
和
劇
本
，
還
有
兩
種
比
較
少
人
寫
的
混
合
體
：
散

文
詩
和
詩
劇
。
簡
單
來
說
，
散
文
詩
即
是
以
散
文
的
形

式
寫
成
有
詩
意
、
詩
境
的
文
章
，
詩
劇
則
是
以
詩
的
形

式
來
寫
劇
本
。
詩
劇
可
以
吟
唱
，
也
可
以
演
出
，
類
似

西
方
的
歌
劇
，
是
大
型
製
作
。
早
期
的
詩
人
中
，
楊
騷

（
一
九
○
○
至
一
九
五
七
）
最
愛
詩
劇
，
他
在
一
九
二
○
年
代
已
出
過
《
迷

雛
》
（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
一
九
二
八
）
《
他
的
天
使
》
（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

一
九
二
八
）
和
《
心
曲
》
（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
一
九
二
九
）
。

以
出
版
序
來
說
，
《
心
曲
》
是
他
的
第
三
本
詩
劇
，
而
事
實
上
《
心
曲

》
寫
得
最
早
，
書
後
有
﹁一
九
二
四
年
十
月
中
草
於
東
京
﹂
的
記
錄
，
楊
騷

也
在
他
第
四
種
詩
劇
《
記
憶
之
都
》
（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
一
九
三
七
）
的

序
中
說
《
心
曲
》
是
他
的
處
女
作
。

《
心
曲
》
是
二
十
五
開
本
，
一
○
四
頁
，
全
劇
只
有
旅
人
和
森
林
精
靈

森
姬
兩
個
人
物
，
故
事
說
旅
人
在
森
林
中
迷
途
，
森
姬
見
到
一
顆
流
星
墜
落

林
中
，
她
去
尋
找
中
得
遇
旅
人
，
雙
雙
墮
入
愛
河
…
…

倪
墨
炎
在
《
楊
騷
的
詩
和
詩
劇
》
（
見
上
海
人
民
版
《
現
代
文
壇
隨
錄

》
，
一
九
八
九
，
頁
一
三
三
）
中
說
楊
騷
﹁作
品
的
形
式
很
美
，
而
在
內
容

上
流
露
着
憂
鬱
、
悵
惘
、
厭
世
的
情
緒
﹂
。

我
不
是
個
愛
看
歌
劇
的
人
，
自
然
也
難
欣
賞
詩
劇
的
精
髓
，
你
呢
？

楊
騷
的
詩
劇
《
心
曲
》

許
定
銘


